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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粤语“单音节促发论”分析
———语言接触下的新视角＊

李楚成　梁慧敏　黄倩萍　黄得森

　　提要　本文旨在以香港粤语语境下的报章副刊为主的实际语料为研究材料，验证“单音节

促发论”（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ｗｏｒｄｓ）和“知觉显著性”（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ａｌｉ－

ｅｎｃｅ）的可信度，探讨中英语码转换分别在词汇、语音和句法上的促发诱因（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以期

开阔语码转换研究的视野。研究结果显示，克莱恩（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ｌｙｎｅ　２００３）的理论为粤语和英语

之间的移转，提供了合适和具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　香港粤语；语言接触；单音节；诱因；英语借词

１．引言
借词是两种或多种“语言接触”（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的结果，当不同社会接触从而产生新事

物、新概念的时候，语言就必须满足这些需求，产生新的词汇来代表这些意义。语言接触是因

为经济、文化交流而产生的，借词的使用，可以吸收不同文化中的新兴概念。香港的粤语也不

例外，香港粤语在与英语的长期接触下吸收了大量的英语借词，常见的形式有音译（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ｌｏａｎ）、意译（ｌｏａ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半音半意译（ｌｏａｎ　ｂｌｅｎｄ）三大类，还有不少英语词汇直接进入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粤语，与粤语混为一体［包睿舜、黄倩萍（Ｂａｕｅｒ　＆ Ｗｏｎｇ，２０１０）；陈美美、张郭

凯伦（Ｃｈａｎ　＆Ｋｗｏｋ，１９９０）；马西尼（Ｍａｓｉｎｉ，１９９７）；石定栩（Ｓｈｉ，２００６）；邹嘉彦（Ｔ＇ｓｏｕ，２００１，

２００４）］，在口语和非正式书面语中使用粤英混合语码十分常见。

过去有关粤语借词的分析，多集中于其来源、分类、特点、运用等方面，少有理论层面的探

讨。陆镜光和刘择明（Ｌｕｋｅ　＆Ｌａｕ，２００８）曾指出，香港粤语存在不少单音节的英语借词，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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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节英语借词亦有单音节化的倾向，这个情况与粤语保留单音节成词的古汉语特色，可谓不谋

而合。从类型学的角度看，粤语至今仍然保留着汉藏语系的语音特征———单音节词占优，粤语

单音节成词的情况十分普遍。为了解释粤语的借词现象，本文试图据粤语在类型学上的音节

特点，结合克莱恩（２００３）有关语码转换的理论，提出“单音节促发论”，辅以真实用例作出说明。

循此思路，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１）香港粤语借词在音节上有什么特点？（２）“单音

节促发论”在语言学上的证据及其理论基础是什么？

此外，过去的研究大部分都只基于小量范围的语例，片段零碎，以致我们往往难以掌握借

词在理论上的具体意义。本文为强化实证研究，拟利用系统化的语料库作为支持，并通过问卷

调查的数据，将研究素材建基于真实语料之上，冀能达到结合资料统计和理论分析的效果，增

加本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性。

２．理论框架
语码转换（ｃｏｄｅ－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语言接触现象时的重要课题之一。语码转

换是指口语对话或书面文本中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交替使用，是语言接触的普遍现象。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语言学家把研究视角集中在句内语码转换的结构分析，试图找出具有普遍性的

限制规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有帕普拉克（Ｐｏｐｌａｃｋ，１９８０）提出的“等值限制”（Ｅｑｕｉｖａ－

ｌｅｎ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和“自由语素限制”（Ｆｒｅｅ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以及迪舒罗等（Ｄｉ　Ｓｃｉｕｌｌ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６）提出的“管辖限制”（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后来许多学者都尝试在相关的框架

下，对不同语言例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的语料进行解释，目的都在于探讨语码转换在句法

上的结构限制。此研究方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不同句法结构的语言对语码转换规律

性和限制性的研究（Ｍｕｙｓｋｅｎ，２０００）。

著名澳大利亚学者米高·克莱恩（２００３）的研究则从“有利因素／促发诱因”（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的

角度出发，他认为这方法比单单把焦点放在“限制”上更有说服力，更能说明语码转换的规律。

克莱恩（２００３）就语码转换现象，提出了“移转过程”（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这一概念，根据他对澳大利亚

不同语言群组的观察，“移转”（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是“移转过程”（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后的结果，可以由语言的

用户从其他语言中以语言形式、语言特征或语言结构来展现。基于这个概念，“移转过程”可出

现在词汇、语音和句法等不同的语言层次。比如说，在词汇的层面，专有名词和在两种语言中

读音相同／相近的词语会较容易被引进受语（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中（克莱恩，２００３：１６２～１７５）。

而语音的层面，在三语用户（ｔｒｉｌｉｎｇｕａｌ）的语言里，假如三种语言都共有的词语，虽然原来的发

音并不相同，但却有可能产生趋同的倾向。譬如说，德裔澳洲人，除母语德语外亦同时操英语

和荷兰语，由于受到英语和荷语发音的影响，那么其德语就会逐渐变得和德国本土的标准德语

不一样，例如标准德语中的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ｅｌｌ，澳洲的德裔移民因受到英语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和荷语ｐｒｏｖｉｎ－

ｃｉａａｌ的影响，导致该词最后一个元音由［ｅ］变成［ɑ］，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ｅｌｌ从而念成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ａｌ（克莱恩，

２００３：９５），这是在语音感知上说话人向其他两种语言的共有元音靠近的结果（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ｉｄ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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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ｄｉｓ，２００４）。

至于句法上，因语言接触的关系，受语的句子结构会更倾向接近源语（ｓｏｕｒｃ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例如澳大利亚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移民，说英语时会受意大利语及西班牙语的影响，因而这两个

群体的英语语序会向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语序靠拢，例如：

标准英语：Ｍｙ　ｗｉｆｅ　ｌｉｋｅｓ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小区英语：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ｌｉｋｅ　ｉｔ　ｍｙ　ｗｉｆｅ．

意大利语：Ｉｌ　ｇｉａｒｄｉｎｏ　ｐｉａｃｅ　ａ　ｍｉａ　ｍｏｇｌｉｅ．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ｐｌｅａｓｅ　ｔｏ　ｍｙ　ｗｉｆｅ）

西班牙语：Ｅｌ　ｊａｒｄｉｎ　ｌｅ　ｇｕｓｔａ　ａ　ｍｉ　ｍｕｊｅｒ．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ｈｅｒ　ｐｌｅａｓｅ　ｔｏ　ｍｙ　ｗｉｆｅ）

从上例可见，澳大利亚的意大利或西班牙移民由于受母语的影响，使用动词ｌｉｋｅ的时候会

将英语主语放在句子的最后位置，从而形成一种与标准英语有所不同的小区英语。

由此可以看出，克莱恩看待语码转换的课题，其所重视的并非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流行的限制

原则，而是探索有利于“移转过程”出现的语言特征，亦即促发“移转过程”的“诱因”，即促发诱

因，从而为语码转换提供更为合适的分析框架（参照克莱恩，１９６７，１９８０，１９９７针对“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触发诱因”的论述）。下文的论述拟以克莱恩（２００３）的理论为框架，探讨在香港粤语的语境下

粤语和英语的语言转换诱因，验证“知觉显著性”和“单音节突显论”的可信度。现先就本文使

用的语料作出说明。

３．研究语料及研究方法
语料库早已成为西方语言学研究的基础，要有效地检视语言特征，必须要建设可供检索的

语料库，这已成为整个语言学界的共识。近几年来，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数据研究逐年增

加，语料库亦已成为粤方言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本研究注重语言材料的收集和分析，强

调资料统计和理论分析的结合。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拟通过语料库和问卷调查的样本和数据，

辅以广告用语及若干网上资料，对单音节英语词（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ｓ，ＭＥＷｓ）这一课

题进行分析。

首先，本文所使用的语料库为自建的“１９９０年代中期香港报章副刊语料库”（下称语料库），

并以之为单音节英语词的主要样本基础。语料库收集了１９９０年代中期香港中文报章约１５００

篇副刊专栏文章，来源包括《香港经济日报》《信报》和《明报》三份本地知名的报章，每篇文章、

副刊约３００字，语料库总容量约为６０万字，全部进行了分词和词性标注。

语料的主题包括时事评论、政治分析、流行文化或社会热点。这些专文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由于副刊专栏并非严肃的新闻报道，专栏作家通常能够自由地使用本地语言，形成自身的

写作风格。也正因为写作的空间较大，专栏短文通常渗入不同程度和数量的英语元素［李楚

成，２００３；李楚成等（Ｌｉ　＆Ｔｓｅ，２００２）；吴东英，１９９８，２００１］，这种写作风格在上述语料库中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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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其实早在１９５０年代香港已经出现“三及第”的说法，所谓“三及第”具有非常明显的地方

色彩，指香港的书面文体混合了文言、白话和粤方言三种语言元素，和内地、台湾、海外使用的

文体存在明显的差异（黄仲鸣，２００２）。至１９９０年代，由于白话文已推行一段时间，香港报章的

文体文言成分开始减少，取而代之的却是英语。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报章的副刊、娱乐新闻、

赛马新闻内插入不同长度、不同数量的英文单词可谓司空见惯，本地读者都视作自然、有亲切

感。这种语文表达，用标准语言的尺度来量度固然不算规范，但由于现当代香港报章的“三及

第”文体杂糅着大量英语元素，而且用法接近口语，因此为我们观察粤英语言接触下单音节英

语词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问卷调查方面，本研究采用的是香港《头条日报》（２０１３－４－８，页１３）的四格漫画。漫画标

题是“三叔有几ｓｍａｒｔ？”，其特点是漫画中每格的文字都包含最少一个单音节英语词（漫画图

略）：

第一格：三叔Ｓｍ＠ｒｔ　Ｐ＠ｕｓｅ功能：唔望屏幕时ｖｉｄｅｏ会自动暂停播放……以上功能

系咪真系咁ｓｍａｒｔ呢？

第二格：（试想想当你睇恐怖片嘅时候…）“哗！呢ｐａｒｔ超恐怖！！”

第三格：“睇左瞓唔着，唔睇！！”（三叔惊你ｍｉｓｓ左…就帮你按ｐａｕｓｅ…）

第四格：（…等你拧返过嚟先继续ｐｌａｙ俾你睇…）“ＲＲＲＡＡＡＷＷＷＲＲ”

标题的“三叔”是韩国电子产品品牌“三星”的粤语谐音，全句意思是“三星有多厉害

（ｓｍａｒｔ）？”漫画所传递的讯息是，新手机具有新的暂停播放功能，手机能侦测用户的眼球聚焦

点，当播放视频（ｖｉｄｅｏ）时，用户眼光离开了屏幕短片便自动暂停（ｐａｕｓｅ），用户再次注视屏幕

时，短片将自动进行播放（ｐｌａｙ），以确保用户不会错过（ｍｉｓｓ）影片的任何一部分（ｐａｒｔ）。我们

对这则漫画的兴趣并非手机的新功能，而是语言传意的手法，四格图片中连同标题，共出现了

五个单音节英语词，其三个是动词（ｍｉｓｓ，ｐｌａｙ，ｐａｕｓｅ），一个形容词（ｓｍａｒｔ）和一个量词（ｐａｒｔ，

英语原为名词，借入粤语后多作量词用）。

问卷含１２道选择题，目的是要确定受访者对漫画中曾出现的单音节英语词的理解度和接

受度，问卷完成需时约十分钟。调查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１１月进行，我们分别在三所本港大学

进行了网上电子问卷调查，共收回３９２份有效问卷。据统计，有关受访者的基本资料，女性和

男性的比例约为３∶１，３６％主修人文学科，３５％主修商科，２３％主修社会科学，６％主修理科。

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７４％）表示在香港出生，８２％受访者表示粤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

值得一提的是语料库和问卷调查的资料分别属于１９９０年代和２０１０年代，在时间上形成

了一个纵向对比，为研究香港英语外来词的发展提供了较长时间跨度的参考数据。

４．研究结果和分析
４．１　单音节英语词以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为主

根据我们对“１９９０年代香港报章副刊语料库”的观察，语料库中英语借词的单音词和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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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比例为１比４，单音词包括了单独出现的字母词。换句话说，每１０个英语借词就有２个是

单音节词：

表１　单／复音节英语词的比例

音节 比例

单音节 １９．３９％

复音节 ８０．６１％

总数 １００％

再进一步统计，语料库中曾经出现的单音节英语词共有２２０个，其中１３６个是名词，５５个

是动词，２９个是形容词。以下是三个词类出现率最高的十个单音节英语词及其在语料库中的

出现次数。

表２　单音节英语词词表（名词、动词、形容词）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例子 出现次数 例子 出现次数 例子 出现次数

ｆａｘ　 ４３ ｃａｌｌ　 １２ ｈｉｇｈ　 ２７

ｂａｎｄ　 ２９ ｓｅｌｌ　 １０ ｃｈｅａｐ　 ２１

ｋｉｔｓｃｈ　 ２３ ｆａｘ　 ９ ｃｏｏｌ　 １７

ｆａｎｓ　 ２１ ｃｈｅｃｋ　 ６ ｉｎ　 １３

ｓｈｏｗ　 １５ ｓｈｏｗ　 ６ ｙｅａｈ　 ８

ｂａｌｌ　 １３ ｄｏ　 ４ ｈｉｐ　 ６

ｇａｍｅ　 １３ ｊａｍ　 ４ ｆｒｉｅｎｄ　 ４

ｓｉｒ　 １０ ｃｕｔ　 ３ ｒａｖｅ　 ４

ｌｉｎｅ　 ９ ｌｉｋｅ　 ３ ｇｒｕｎｇｅ　 ３

ｆｉｌｅ　 ８ ｄｏ　 ３ ｃｕｔｅ　 ３

这些都是１９９０年代中香港粤语中常用的英语借词，除了小部分潮流色彩比较浓厚的词语

外（如ｒａｖｅ、ｇｒｕｎｇｅ等），其余大部分借词到目前为止还在不同场合中使用，其中ｃａｌｌ、ｄｏ、ｆａｘ、

ｓｈｏｗ、ｃｈｅｃｋ、ｈｉｇｈ、ｃｈｅａｐ、ｆｒｉｅｎｄ等单音节词到今天仍属高频借词。就粤语中的英语单音节借

词分类再分析，上表又可说明什么呢？

一般来说，汉语的借词有两个特点，一是往往有相应的汉字写法，二是以代表新事物、新概

念的名词居多。不过，据我们对语料库的观察，出现在香港报章的英语借词突破了上述两点限

制，首先借词不一定有汉字写法，而是作者直接将英语原词借过去，例如ｇｒｕｎｇｅ（一种摇滚乐）

和ｒａｖｅ（一种狂欢的舞会），这种直接使用英语词汇的表达虽然称不上规范，但却符合报章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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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贴近生活、体验真实的特点，这点和香港人平常谈吐往往夹用一两个英语词汇的做法是一

致的，可以说是口语的书面反映。词性方面，语料库中的英语借词虽然仍以名词占多，但动词、

形容词的借用为数却也不少，而且借用的也不一定是新事物、新概念，而是汉语中早已存在的

事物，同时存在汉语的叫法，例如汉语称ｄａｎｃｅ为“舞蹈”、称ｓｈｏｒｔｓ为“短裤”。中英文并存，但

不同的是，比较中文说法，使用英语原词给人时髦、时尚有品味的感觉。以下分别是出现在语

料库中的英语单音节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例子：

［１］玩ｌｉｎｅ好烦，啲人成日都唔覆。［Ｑ４３５］

（玩“ｌｉｎｅ”（指随意拨出一个手机号码）很麻烦，那些人经常不回复。）

［２］我可以帮你ｂｏｏｋ定医生，半个钟头搞掂。［ＢＴ１９５２］

（我可以帮你先预约医生，半小时搞定。）

［３］当ｃｏｏｌ人一族之老齐间中在专栏中感性一下时……。［Ｇ２０９］

（当冷漠一族之老齐偶尔在专栏中稍为感性……。）

４．２　报章中使用英语词不妨碍理解

２０１３年我们就报章中单音节英语词的使用这个课题进行了网上电子问卷调查，并成功访

问了３９２人。研究结果表示，约７４％受访者表示对漫画中ｓｍａｒｔ、ｖｉｄｅｏ、ｐａｕｓｅ、ｍｉｓｓ、ｐａｒｔ、ｐｌａｙ

等英语单音节词的使用并不感到陌生，亦不妨碍他们对漫画内容的理解，约８２％更表示他们对

上述英语词出现在书面语及口语里均感到自然亲切。只有约１８％ 来自内地的受访学生表示

不明白漫画的内容，其中一半人表明不能理解的原因是他们不会粤方言。这一点反映出，内地

受访者不理解漫画内容并不是因为英语词，而是传意过程中所使用的粤方言。

此外，约四分之三受访者表明在粤语口语会话中，他们会自然地使用上述英语词。调查结

果亦反映９５％受访者能以例子作为辅助，正确列举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如何使用ｓｍａｒｔ、ｖｉｄｅｏ、

ｐａｕｓｅ、ｍｉｓｓ、ｐａｒｔ、ｐｌａｙ等英语单词。例如：

Ｓｍａｒｔ：你咁都知，真系好ｓｍａｒｔ呀!（这样也知道，你真的很厉害!）

Ｖｉｄｅｏ：我ｐａｕｓｅ左个ｖｉｄｅｏ。（我暂停了视频。）

Ｐａｕｓｅ：你帮我ｐａｕｓｅ咗佢，我等阵再睇。（你帮我先暂停，我待会再看。）

Ｍｉｓｓ：哎吔，又ｍｉｓｓ咗班车啦。（哎呀，又错过了一班车。）

Ｐａｒｔ：呢ｐａｒｔ好搞笑。（这部分很搞笑。）

ｐｌａｙ：可唔可以ｐｌａｙ番个结局畀我睇？（可否把结局再播放一次给我看？）

调查结果以实证方式表明，香港的大学生在日常交际中普遍地使用着漫画中的单音节英

语词。由于香港实行中英文双语教育，尽管在中小学阶段对中文、英文有所区分，但这只是阶

段性的课程。在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需求上，英语仍被视为主要的学习目标，甚至被视为

晋身“专业人士”的必要条件。大学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当然对英语有切实的掌握，能掌握良

好的中英语文，是社会上的双语使用者，连带日常粤方言口语的表达中，亦经常夹用英语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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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现象并不足以为奇。近年的语文发展趋势，港人甚至将这种口语混用形式移用到非正式的

书面语之中，就如语料库所显示的样本一样。换言之，调查的结果意味着单音节英语词已经成

为会话和书面表达的语言构成元素。

现在本文要问的问题是，进入口语和书面语形式的英语借词，为什么单音节相对多音节竟

占１∶４之多？比较英国国家语料库（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ｕｓ）所收集日常使用的６３１８个词，

其中１９１９个是单音节词（包括所有实词、虚词；借词、非借词），单音节和多音节的比例为３∶７，

即１０个常用词中只有３个是单音节词。而据本文对语料库的观察，每１０个英语借词就有２个

是单音节词，这个现象实在值得注意，我们不排除受到单音节占优的特点之影响，促使单音节

英语词更容易为粤语使用者所感知而借入粤语里，但这不代表粤语排斥多音节词，多音节词实

际上也能进入粤语，例如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等等。不过粤语使用者

在使用英语多音节词时，在特定语法环境下往往倾向只保留第一个音节。下一节本文将辅以

语言实例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５．“单音节促发论”的假设
众所周知，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居多，相对来说现代汉语、普通话则发展为双音节词居多。

由于普遍认为粤语有“存古”的特点，所以粤语词汇亦多有单音节词，例如称“眼睛”为“眼”、称

“嘴巴”为“嘴”、称“翅膀”为“翼”。此外，从类型学角度出发，赵元任（１９６８：８９）曾指出汉藏语系

中的亲属语言，其中一个语音上的共同点是彼此都拥有单音节语素（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ｍｏｒ－

ｐｈｅｍ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ｓ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ｄ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ｅｒ－

ｔａｉｎ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ｔｏｎｅｓ，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ｏ　ｓｕｒｄａｔｉｏｎ，ｉ．ｅ．，ｕｎｖｏｉｃｉｎｇ　ｏｆ　ｖｏｉｃｅｄ

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ｓ），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ｏ　ｈａｖｅ　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ｓ，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ｎ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

ｇｙ，ｅｔｃ．”（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粤语属汉藏语系的一员，当然也不例外，相对受到其他民族语言影响的北方方言，粤语到

今天仍然以单音节词占优。香港是一个中英双语的社会，语言接触之下大量英语词进入了中

文之中，而成为粤语口语和书面汉语的一部分。古汉语单音节占优的特点，不但反映在当代粤

语中，甚至在英语借词中也能体现出来。根据表１，单／复音节英语词的比例大约是１∶４，即每

五个英语借词，四个是双音节或多音节，一个是单音节。事实上，当代粤语的确存在着大量单

音节英语词，例如：

［４］普选咨询 学生有Ｓａｙ。（信报财经新闻·老师阵地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５］盛品儒出席《关注香港未来》集会，忽然上台搞烂ｇａｇ，成功换来笑声。（苹果日报

２０１４－７－８）

“有Ｓａｙ”（说出自己的立场）、“搞烂ｇａｇ”（插科打诨）在香港粤语里的出现率颇高，若在

ｇｏｏｇｌｅ里查询，得出“有Ｓａｙ”约１７４　０００项搜寻结果，而“搞烂ｇａｇ”则有约４８２　０００项搜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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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对于这个直接插入单音节英语词的语言现象，除了用粤语“存古”的特点来说明，克莱恩

（２００３）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知觉显著性和促发诱因，据此我们称这样在粤语中出现

的现象为“单音节促发论”。以下本文将从几方面提供语言学上的证据，说明相比现代汉语，粤

语单音节占优的特点，明显地更容易地引进单音节英语借词，或将复音节英语借词单音节化。

５．１　缩略词语

缩略（ｃｌｉｐｐｉｎｇ或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反映了人们沟通表达的经济原则，使语言文字表达更加丰

富、生动、精确。缩略语又叫略称、简称、简写、缩写等，将较长的词语简缩，同时保留原词语的

意义，和原词语是相互共存的。由于缩略词语比原词语简略得多，能大大地缩短读写的时间，

缩略语同时又是“约定俗成”配合共知性（Ｍｕｔｕ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的语境（ｃｏｎｔｅｘｔ）为人们所熟知，

能传达原词语的原意。汉语里的缩略有多种方法，其中在香港最常见的是“紧缩”，即挤压原

词，保留主要语素。例如“流行性”和“感冒”两个词，都分别只保留第一个字，合并为“流感”，以

“流”代表“流行性”，“感”代表“感冒”；“教育”和“改革”同样都只截取第一个音节，紧缩为“教

改”。有意思的是，这种汉语节缩的习惯，同样适用于香港的英语借词，先看以下的例子：

［６］ｇｅｎ啲ｄａｔａ出唻睇吓。（生成一些数据出来看看。）

［７］ｆｏｒ个ｆｉｌｅ畀大家。（把档案转寄给大家。）

［８］迟啲有啲卷要再ｍｏ。（迟些有些考卷分数要再调整。）

Ｇｅｎ其实是多音节词ｇｅｎｅｒａｔｅ的第一个音节，ｆｏｒ是双音节词ｆｏｒｗａｒｄ的第一个音节，ｍｏ

是ｍｏｄｅｒａｔｅ的第一个音节。这几个英语词，无论是英语还是普通话都不能如此省略，但在香

港粤语里，由于受固有粤语缩略方式的影响，英语词也不得不遵照粤语的语言规律进行改造，

这种用法较多地出现在口语之中，有时也会影响到笔下写作，特别是贴近生活的轻松文体。上

述英语词节缩的例子，反映了香港的双语教育让大部分学生掌握了基础英语，而英语外来词的

大量涌入，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粤语的面貌；其次，这些外来词经过吸收、融合，本地

使用者已经感觉不到源于英语，ｇｅｎ、ｆｏｒ、ｍｏ的出现并迅速为粤语使用者所接受即可见一斑。

再进一步说，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ｅ等词原来的英语读音，重读（ｓｔｒｅｓｓｅｄ）都在第一音节，

粤语属汉语，汉语以声调区分意义，词语没有如英语的轻音、重音，因而英语重读在粤语使用者

的感知里，就如第一声阴平声（音值５５）的相同音节，故此更容易按照自己的语音系统对之进行

改造吸收。

５．２　双关语

广告是现在语文传意中很重要的一环，香港的广告制作者为了增加广告的吸引力，追求别

具一格的新创意，常常使用双关语 （Ｌｉ　＆Ｃｏｓｔａ，２００９）。巧妙的双关能使语言含蓄、幽默、生

动，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例如：

［９］ＵＡ智易按（财务公司广告）

［１０］狮球唛现代快乐煮义（花生油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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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是有智慧的意思，谐音“至”，“至易”在粤语口语里是十分普遍的说法，即“最易”的意

思，广告意思是选择ＵＡ财务做房贷按揭既明智又轻易。该广告语运用了谐音双关的技巧，给

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１０广告语中的“煮义”谐音“主义”。该品牌卖的是有关煮食的食

用品，句中带出使用“狮球唛”的产品在煮食方面能带给现代人“吃”的快乐，此例兼具现代快乐

“主义”或“煮食的意义”两层意思，明显地突出了谐音双关的技巧。而在语文传意上，这种广告

宣传的技巧，亦加入不少英语元素，而这些英语词往往都是单音节词，多音节词绝无仅见：

［１１］东亚病Ｆｌｕ。（感冒冲剂视频广告２０１３．１０．２２）

［１２］Ｓｈｏｐ一ｓｈｏｐ节日Ｓｕｍ 意送俾你，集齐一套八款 Ｍａｙ　Ｓｕｍ 礼物（酒店广告

２０１３．１１．１７）

“东亚病Ｆｌｕ”是“东亚病夫”的谐音，“ｓｕｍ意”是“心意”的谐音，两个语句同时兼有两种意

思，表面上说这个意思，而实际上却是双关语。“东亚病Ｆｌｕ”的深层意思指向流感，“ｓｕｍ意”一

层意思是说“心意”，另一层却有“集齐一套礼品”之意。语义双关，不但让人觉得趣味无穷，其

弦外之音更令人会心微笑，同时也达到广告的宣传目的。双关在现代商业广告中运用频繁，我

们不难发现精彩例子，除了反映广告创作者常常运用修辞手法来增强广告语言的表达效果，也

经常引进单音节英语词来增加一语双关的趣味，而且对香港人而言，在理解上以单音节英语词

作为双关语可说是毫无障碍。

５．３　Ａ不ＡＢ结构

句法上，粤语的问句可以分是非问句、正反问句、选择问句和特指问句，各有不同的词汇与

语法结构，其中正反问句的谓词最能说明粤语中音节以单音节占优的特点。粤语正反问句是

用肯定和否定的词语相迭的方式提问，一般让人选择一项作答，而不能作出其他回答的选择。

其基本的结构，单音节谓词是“Ａ唔Ａ”（Ａ不Ａ），例如“买唔买”“去不去”；双音词谓词则是“Ａ

唔ＡＢ”（Ａ不ＡＢ），如“相唔相信、喜唔喜欢”，要注意的是“相”和“喜”语法上不能作为动词独立

使用。听话人要回答正反问，若答案是肯定的，亦必须补整动词作答才算符合语法，即“相信”

和“喜欢”。不过，在粤语正反问句之中，双音节词在肯定项中常常省略为单音节，“相”和“喜”

即属其中两例。这种单音节化的趋势，更影响到正反问中的英语借词。

香港粤语借用英语动词和形容词屡见不鲜，就连报章的副刊亦不难找到相关的例子，普遍

受过英语教育的香港人亦见怪不怪。上文曾提到粤语中有不少单音节英语动词和形容词，但

实际上多音节英语借词亦复不少，可是当这些多音节英语借词进入正反问中的肯定项时，便往

往向单音节化的方向发展，例子如下：

动词

［１３］ｃｏｎｆｉｒｍ"医生ｃｏｎ唔ｃｏｎｆｉｒｍ到系仔定女先？（妈咪会）（医生能否确认是男还

是女？）

［１４］ｓｕｐｐｏｒｔ"大家ｓｕｐ唔ｓｕｐｐｏｒｔ中国移动一卡双号呢？（香港讨论区）（大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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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国移动一卡双号呢？）

［１５］ｒｅｐｌｙ"佢咁冇礼貌，都唔知ｒｅ唔ｒｅｐｌｙ佢ｅｍａｉｌ好？（香港讨论区）（他很没有礼

貌，也不知道要不要回复他的电邮？）

形容词

［１６］ｒｅｌｉａｂｌｅ"小米手机呢期爆红，但其实ｒｅ唔ｒｅｌｉａｂｌｅ？（高登讨论区）（小米手机最

近很红，但其实是否可靠？）

［１７］ｈａｐｐｙ"巴塞抽中对马德里体育会你话ｈａｐ唔ｈａｐｐｙ？（东方互动）（巴塞抽中对

马德里体育会，你说是不是很开心？）

［１８］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喺佢度做针灸ｃｏｍ唔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亲子王国）（在他那里针灸是

否舒服？）

英语使用者绝不会将ｃｏｎｆｉｒｍ节缩为ｃｏｎ、将ｈａｐｐｙ节缩为ｈａｐ，但这个现象在香港粤语里

却相当普遍，尤其是粤语口语。近年由于网上传意兴起，这些用法已经开始出现在非正式的书

面语之中，例如社交网站、讨论区、博客的贴文，以及报章副刊和娱乐杂志的报道等。正反问中

英语多音词的单音节化现象，可说是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本文提出的“单音节促发论”。

５．４　标示名词的前缀“阿”

最后一个语言学上的观察点，是构词法中标示名词的前缀“阿”。词缀是附加在词根前后

的附加部分，是一种构词的语法标志，一般没有具体的词汇意义，但当词缀附加在词根前或词

根后以后，有时表现出某种附加意义，如感情色彩。一般来说，表示语法意义的形态变化，在现

代汉语中是不很丰富的，但在粤语里却出现现代汉语没有的构形手段，充分显示出粤语的语法

特色，前缀“阿”即为一例。

“阿”作为前缀最迟在古代南北朝已经出现，见《木兰辞》“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中的

“阿爷”。当代粤语继承了这一用法，用来标示亲属称谓，如：阿爸、阿妈、阿妹、阿姨、阿叔等；

“阿”亦可置于人名前，表亲昵的感情，如：阿强、阿华、阿伟、阿芳、阿丽等。“阿”的派生能力非

常强，后面的人名通常是取单音节，然后和“阿”结合构成双音节的人名格式。如果人名的称呼

本身是双音节，前面就不会加上前缀“阿”，如：朝伟、学友、家驹、世荣等。香港推行英语教育之

后，几乎每人都取英文名，在日常交际中彼此用英文名称呼甚至更为普遍，因此上述“阿”的构

词对象亦适用于英文名，例如：

［１９］歌神阿Ｓａｍ实在有太多歌令人回味无穷。（３周刊）

［２０］林子祥（阿Ｌａｍ）昨日为发烧碟于湾仔举行签唱会，吸引约三百名唱片发烧友前

来捧场，阿Ｌａｍ即场献唱经典金曲……（新报新闻）

［２１］天气热，很久未帮衬火锅店了，去那儿，纯粹是因为阿Ｊｏｅ……（苹果新闻副刊）

粤语前缀“阿”之后的人名多为单音节，正由于这个诱因，促使单音节的英语名字更容易地

进入这个位置，与“阿”构成双音节称谓，成为人名的一部分。其他常见的例子包括阿Ｊｏｈｎ、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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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ｋ、阿Ｂｉｌｌ、阿Ｂｅｎ、阿Ｊａｃｋ、阿 Ｍａｙ、阿Ｊａｎｅ、阿Ｋａｔｅ等。与此相反，双音节名字或多音节词

名字前一定不会加上前缀“阿”，如双音节Ｐｅｔｅｒ不会称为“阿Ｐｅｔｅｒ”，多音节词Ｂｅｎｊａｍｉｎ不可

能累赘地称为“阿Ｂｅｎｊａｍｉｎ”。这些例子正好说明了粤语在人名称呼方面要求双音节格式（ｂｉ－

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ｆｒａｍｅ）的特点，如果是单音节词的话，前面必定要加上前缀组成“阿＋单音节”以符合

上述要求。粤语在词法上这一种形态特点，反而更容易促使单音节英语词进入“阿＋单音节”

的格式。

综上所述，粤语单音节语素占优的语音特征，使粤语明显地存在不少单音节的英语借词，

而多音节英语借词亦有单音节化的倾向。为了解释粤语这个独特的语言现象，本研究尝试据

粤语在类型学上的音节特点，从多角度结合语言学上的证据，证明“单音节促发论”的可操作

性，作者希望借此能进一步开启这一方面之讨论，以收抛砖引玉之功效。最后我们还想指出，

本研究的分析现在主要聚焦于英语原词的插入语，而书面汉语则主要以汉字为基本单位，就语

码转换来说，将范围限定于英语插入语虽是第一阶段的必要工作，但却不充分。显而易见，要

观察借词从原词到“本地化”的过程，不能在英语词的基础上解决，因此本文认为将来有必要进

一步分析汉语借词。我们的假定是：假如一个英语词配有汉字的写法，就表示这个词已经成为

汉语的一部分，它的外来色彩亦随之大幅减弱。倘若下一阶段将焦点放在用汉字表达的英语

借词，比之现在的英语原词的插入语，借词的数量和语例肯定会增加，届时我们将能更清楚地

看到粤语单音节特点在词汇、语音和句法上作为促发诱因的重要性，从而验证“单音节促发论”

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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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　Ｃｈｕｃｈｅｎｇ（Ｄａｖｉｄ　Ｃ．Ｓ．ＬＩ）＆ＬｉａｎｇＨｕｉｍｉｎ（ＬＥＵＮＧ　Ｗａｉ－ｍｕｎ）

＆ＨｕａｎｇＱｉａｎｐｉｎｇ（ＣａｔｈｙＳ．Ｐ．Ｗ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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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ｔｏ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Ｃｌｙｎｅ，２００３），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ｆｏｒ　ｏｖｅｒ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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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ｌｉｅｎｃｅ（Ｐａｒａｄｉｓ，２００４），ｗｈｉｃｈ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Ｅｎｇｌｉ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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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楚成　梁慧敏　黄倩萍　黄得森　香港粤语“单音节促发论”分析



ｅｓｅ（ｃｆ．‘ｃｏｄｅ－ｍｉｘｉｎｇ’，Ｍｕｙｓｋｅｎ　２０００），ｉｎ　ｓｐｅｅｃｈ　ｏｒ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ｈｉ　２００６）．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ｗｉｄｅ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ｍａ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ＭＥＷ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ｌｏａｎｗｏｒｄ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ｅ．ｇ．，ｆｅｎ１ｓｉ２，ＦＡＮ 屎 ＜ｆａｎｓ）．Ｍｏｒｐｈｏ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ｉ）ｔｒｕｎ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ｏｆ　ｐｏｌｙ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ｗｏｒｄ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ｏ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ｉ）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ｐｕｎ－

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ｉｉ）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ａ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ａａ３Ｘ’ｂｉ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ｆｒａ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ｃｏｄｅ－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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